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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所收四篇文章，均以作家作品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探讨，涉及儿童本位、儿童观研

究，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与儿童性辩证关系研究以及从新视角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其中，谭旭东和韩

泽伟二人以伍美珍的 “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为例，从不同的维度透视作品的儿童本位思想和因之而拥

有的独特审美特点以及作家对儿童的人文关怀。苏烨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周作人在 《儿童杂事诗》中构建

的晚清时期富有生命活力的儿童形象。以 《青铜葵花》为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一文，师莹指出由于作

者和译者对儿童文学之文学性和儿童性认识的不同取向，致使原著和译著出现语篇特点的差别，进而强调

儿童性和文学性在英译中的不可或缺。徐梦婷用巴赫金的狂欢文化理论探讨了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游戏精

神，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作品中游戏精神所包孕的丰富内涵。

伍美珍童年文学创作中的儿童本位观照

———以 “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为例

谭旭东，韩泽伟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随着 “儿童观”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自五四时期文学先驱

们就打开了中国儿童文学新的大门。２１世纪以来，诸多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观进行着探索与找寻，伍美

珍便是其中一位。在她的 “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从书中，伍美珍的儿童文学创作完全立足于儿童本位，

在充分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对儿童进行了深度解读，展露当下儿童的真实的童年生活与情感状

态，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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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和阅读文化的传
播，“儿童观”发生了改变。美国教育家杜威最先

提出 “儿童本位论”，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教育理

念中重教师、教科书的观点，把孩子作为教育的起



点、目的与中心。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借鉴了

“儿童本位论”的内核，鲁迅在 《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中，剖析传统儿童观，批判其误区，并提

出 “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１］１４０， “此

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

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

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１］１３７ “儿

童本位”作为新的口号由鲁迅正式提出。同样，

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儿童观以及儿童文

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儿童的文学只能是儿

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２］，儿童文学应

“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保其自然之

本相”［３］。“儿童本位论”作为新的儿童观，在中

国的出现与发展都呈现出一种凌厉之势，撞击着中

国几千年来带着压迫的传统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

更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地基。儿童

文学进入新时期后，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自觉，同

样对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进行了找寻和复归。伍美珍

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儿童本位观照下的创作，她始

终以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深入少年儿童的精神世

界，关爱儿童，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笔者曾做过

这样评价：“伍美珍打造了 ‘阳光姐姐小书房’的

品牌……，成为２１世纪初最畅销也最受儿童读者
关注的作家。”［４］

一、童心主义：变作孩子的眼睛

儿童文学是文学体系中比较特殊的存在，其特

殊之处就在于创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不同，此二者之

间的差异指向我们对 “儿童”追问与反思。纵观

古今，真正受到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无一例外都站

在儿童的立场，消解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坚守

儿童本位。伍美珍的儿童文学作品内核便是在反思

传统脉络与吸收新时期思想的共振中迸出的儿童本

位观，她不仅变成孩子的眼睛，摒弃了成人思维的

羁縻，也为我们找寻儿童本身睁开了一双眼睛。

（一）把儿童作为一个 “人”

“往昔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

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１］１４０无论

是何种解读，儿童在成人眼里都只是 “半个人”的

存在，这种观念引导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有一

个共同点，即 “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鸿沟。”［５］

成人对孩子的认识往往建立在一些普遍的假设

上，对孩子的天性、感情、理解能力等等都做出类

似受限视角的判断，这些判断甚至会自相矛盾，例

如天性上的纯真与野蛮，这些判断中的矛盾确切显

示出了它们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一种隐藏在潜意

识下无法正确认识自我观念的属性。

观照伍美珍作品中所明确表现的对于儿童的认

识，可以发现她并没有把传统观念纳入文本理念，

而是站在发现儿童、解放儿童的角度把孩子真正当

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理解为完整的 “人”。伍美珍

认为 “作家在写作时，应该完全有颗孩子的心，

纯正的童心。”［６］

在 “阳光姐姐小书房”（以下简称 “小书房”）

系列丛书中，伍美珍塑造出很多性格不一的孩子，

这些人物富有多样性，同时具有当下儿童的普遍特

征。江冰蟾是 “小书房”中的一个人物，她是个

乖乖女，自律上进，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

爱，也从不让爸爸妈妈为她操心，是班里的班花，

很像传说中的 “别人家的孩子”。同时，她也因为

自身的优秀而有些清高，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她在

班级里遭到排挤，她也为此深感忧虑。这是伍美珍

对江冰蟾的设定，至此，我们能发现江冰蟾虽然优

点与缺点都十分明显，却没能跳脱出传统思维的限

定，因为这是成年人眼中对这类孩子的普遍印象，

“那些描述孩子真正像什么或真正能够达成什么的

观念，可能是不正确的或不完整的，但一旦成人相

信了，他们就不仅会让这些观念成真，还会成为全

部的真实。”［５］１２２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塑造出的儿童

人物不免单薄。

然而，江冰蟾却不止于此，在人物的简单设定

下，伍美珍对她进行了深入挖掘。在袁老师喊江冰

蟾去办公室 “喝茶”自省时，她心口不一，心里

看不起同学，面上却诚恳痛心地向老师认错。甚至

在妈妈问自己为什么晚回家时，她因为不想丢人而

向妈妈撒谎。成人往往因为孩子露出思维限定之外

的样子而惊慌，然而这却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江

冰蟾是世人眼中的乖孩子，但乖孩子就只能 “乖

乖”地活着吗？她也会在家里使小性子，也会有

自己不可言说的想法，她不是天使，而是个孩子。

伍美珍真正把孩子看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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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实上，“小学生的心理处于快速、协调发

展的时期，小学阶段是促进智力发展、形成和谐个

性、培养良好心理品质与行为习惯的好时机。”［７］

小学阶段的儿童，其思维慢慢开始发展到以抽象逻

辑思维为主要形式，思维结构日益趋于完整，思维

的批判性、深刻性、广阔性也在迅速发展。在这一

阶段的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上，伍美珍不会以成人

固有的思维定式推测孩子，而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去

思考问题，体验生活。她并不是非善即恶地把孩子

简单化，也没有单一地归类孩子们的喜怒哀乐，而

是把儿童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儿童作为独

立个体，他们绝不是二维人物，他们同样有很复杂

的内心活动，可能不是每时每刻都保持善良，也可

能心口不一，甚至可能说脏话，然而这正是他们最

真实、最现实的模样。

如果遇到打破我们意识形态之外的孩童特征，

成人第一反应是否定，是改变，打造出 “流水线”

上的儿童形象，那么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是献给成

人的。儿童文学的隐含读者是儿童，创作者应该尊

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使他们 “全部为

他们自己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１］１４１

（二）对儿童的深度解读

“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

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

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

需要，恰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

富。”［８］儿童小说家菲利帕·皮尔斯认为，关乎儿

童的创作，都应当发自儿童内心的眼光。伍美珍在

充分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对儿童进行了深刻解读，

把细腻的体味融入创作中，并加入了时代背景，造

就了的新时期的儿童特色。

在伍美珍的童年作品中，不难发现孩童对成年

人的戏谑，例如班级里的调皮鬼给老师起不好听的

外号。这戏谑并不是来自儿童本身，而是由于成人

对儿童的轻慢和忽视，伍美珍对童年生活的真实再

现正是因为她在强烈的生命意识下形成的正确儿童

观，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观照童年。儿童文本在

以往大多是用第三人称叙事和儿童主人公的聚焦方

式。在 “小书房”系列中则是站在儿童的角度，

以第一人称展开故事，这种内视角在便于揭示主人

公的深层心理之外，也非常考验作者对于人物的理

解和把握。伍美珍曾说过： “孩子是一个秘密部

落，孩子的审美情趣、阅读的兴趣，他的理解、思

维的角度，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密码，看

成人能不能抓住。”［６］她力求在自己的作品达到

“稚拙”的状态。

纵观 “小书房”系列中的各个人物，从一班

到四班，从蔡一心到秦逸超，每个孩子虽然性格迥

异，却都能引起成人的 “保护欲”，这样的保护欲

来自人物身上散发出的 “纯洁”，来自伍美珍对儿

童充分理解后对人物真实的展现。“小书房”系列

一众儿童形象中的 “纯洁”，并不是简单的真善

美，是源自伍美珍真正做到了用孩子的眼光看待世

间种种，他们自然有着纯真、善良与美好，但更多

的是坦然而又真诚地面对丑恶、悲伤、人间疾苦，

伍美珍让他们与世界黑暗面相遇时采取了不消解、

不躲避的态度，保持着儿童与生俱来的宽容与正

义。他们会以简单的眼光看待复杂的事物，往往成

人都难以定义的事物，遇到懵懂单纯的大脑，产生

的火花却是如此简单而明亮。他们通常都是 “不

完美小孩”，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这并不妨

碍他们的美好，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才显得

尤为真实，才仿佛是我们身边的孩子，才受到广大

读者的喜爱。

“大冬瓜”杨自热是一个 “不完美小孩”，他

不是 “别人家的孩子”，从杨自热的身上，我们或

多或少都能找到自己童年时的影子。他没有名列前

茅的成绩，没有帅气英俊的模样，调皮捣蛋倒是家

常便饭，他会给小露起 “大屁股”这样有一些嘲

笑意味的外号；在迟到时不仅不承认错误，还冒充

六五班的秦大博，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这样的

他，虽然不完美，却真实得仿佛生活的倒影。故事

的开始，杨自热还是一个以 “小皇帝”自居的以

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对家里的保姆小露颐指气使，

在家里 “称王称霸”，甚至带天天回家时，因为天

天的哭闹而揍了他一顿……但伍美珍没有让他停留

在这些事物的表象上，而是深入剖析孩子单纯又复

杂的心理活动，例如在打完天天之后回想时他会感

到愧疚。“大冬瓜”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动态人物，

他有着一个孩子的敏感、善良、单纯，和简单明晰

的是非观，同时自身的善于思考和勇敢使得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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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修正自己。在班级辩论赛时，基于平时的观察

和思考他提出了以 “一胎好，还是二胎好？”为辩

题的建议；在大家因为小宝而冷落天天时，会主动

和大人提出也要多关心天天；在天天吃不下小饭桌

的饭时，主动给他买了肯德基，并且和其他同学分

享；在家里人手不够时，帮助大人一起照顾天天和

小宝；在发现李彦宽生病时，送他去医院并且帮助

李彦宽和爸爸增进感情；在阴差阳错发现家里的新

保姆欺负小宝时感到愤怒……但他依旧保留着一个

孩子的调皮与可爱，和老气横秋的 “小大人”不

同，他依旧是不完美的，依旧是鲜活可爱的，依旧

是一条不断奔涌流淌的小河，不断改变着形状与方

向向前流去。

伍美珍让 “大冬瓜”杨自热在每一个细小的

时间点都变化着，在不知不觉中寻找独立和真正的

自我，不断完成对自我的追寻和塑造。读者既能从

他身上找到自己的童年，也能通过他现在的模样看

到他以后的光芒。某种程度上，“大冬瓜”是住在

成人心里的一个孩子，是其不忘初心的样子。如何

保持，如何前进，如何抉择，很多时候 “大冬瓜”

比大部分成年人做得要好得多。

二、现实主义：给予真实的世界

儿童文学和童书中呈现的世界往往构筑于成人

对儿童的想象或期望，对于儿童的假设则是儿童文

学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创作者秉持的并不是儿童

主位的儿童观，那么其于笔下展开的就是被 “精

细加工”过的世界，成人在屏蔽事物的同时，也

暴露了他们对儿童假想的局限性，儿童对这个世界

的理解应该更多地建立在儿童自己的选择上。儿童

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可接触性和阐释性

的结合。

（一）不规避 “复杂”话题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其文本与其他文学同

样需要来自成人读者的回应，但不可忽略的是，为

儿童创造的文本的确倾向于打造属于儿童本身的独

特世界，从而引起区别于其他种类文学的感受和情

绪。正是考虑到儿童文学文本的隐含读者是儿童，

所以文本会对儿童的 “知识集”进行假定，但伴

随着的往往是文本对读者展现出的简单化与片面

化。对于儿童本身是否需要这样的回避，理论与作

品的发展史无疑是抱着更加开放与宽容的态度。罗

德里克·麦吉利斯认为 “与其把孩子保护起来，

不让他们受到所生存的世界的伤害，还不如给他们

一些工具，让他们用仔细而批判的眼光把这个世界

看个明白。”［５］４５事实上，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儿童文

学的隐含读者知道并需要自己在阅读中获得愉悦感

与满足感。

所以，儿童文学大多数来自成人构想中的单纯

视角，但表现出来的并不一定是纯真的世界。“在

较无趣的童书中，作家是刻意删去某些东西才营造

出田园文学的气氛。但在更有意思的童书中，讽刺

是内在而刻意的，结果显示出天真与经验，田园与

世俗相对价值的含混。”［５］３４１ “小书房”系列童书

时常涉及儿童在成长道路上必会遇到的深刻且

“敏感”的话题。伍美珍深知对于儿童来说，他们

已经逐步健全身心并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他们怀着

强烈的好奇心去探寻种种事物，此时一味地封闭并

不是好的解决方法，且不利于儿童的成长，不如直

面这些问题，用他们的眼光思考问题，与儿童进行

真切的交流，感其所感，得其所得。

《妈妈的爱在门背后》讲述了小尹钢的故事，

故事来自一个小小读者的苦恼：爸爸去世后，他感

受不到妈妈的爱，很不幸福。这是一个深刻甚至有

些棘手的话题，它涉及了单亲家庭的缺陷、压力下

的心理孤僻等等带着灰色的问题。伍美珍作为孩子

们的 “阳光姐姐”，的确在文本叙述中为大家带来

了阳光。尹钢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原生家庭的缺

口使尹钢没有其他孩子那么灿烂活泼，甚至有些计

较软弱。在家里，妈妈对他十分严格，不允许他调

皮打闹，最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他稍有令妈

妈不满意的地方，就会迎来一顿教训；在班级里，

他没有真正的朋友，甚至同学们会嘲笑他的住所，

会欺负他软弱；老师也没有对他偏爱几分，在别的

同学诬陷他玩水时，老师更是立刻喊来了家长。尹

钢难过时，半夜梦到了爸爸，在梦中，爸爸给他举

办了一场同王琚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日聚会，醒来

时，眼角还残存着泪水。

读者阅读故事时，能无时无刻感受到尹钢生活

中的压抑与沉闷。伍美珍没有刻意美化尹钢的妈

妈，她就是一个早年丧夫，独自拉扯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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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抠门、暴躁、严格，是在生活的重压下的单亲妈

妈。伍美珍没有在文本中规避这一切，儿童真的不

懂吗？当他们身处其中时，没有人能比他们自己更

能感同身受。正是因为真实，读者才能在文中找到

身边的同学甚至是自己。“就儿童文学来讲，这种

开放性能让无经验和有经验的读者都能发出自己的

阐释。这些文本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既能让天

真质朴的小小孩听得很高兴，又能以极其微妙的方

式激起精明世故的头脑的共鸣。”［５］４０２伍美珍也并没

有安排尹钢的妈妈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她还是

原来的妈妈，只不过在与尹钢跌跌撞撞的相处中，

慢慢摸索着怎么才能让儿子变得更好，这种想法是

出于爱，而正是这份爱让她慢慢做出了正确的选

择。尹钢是敏感的，他能准确感受到周围人对他的

态度，他也是坚强的，他总是在困难中找到心灵的

出路。单亲家庭的确令他失去了很多，但同时他也

获得了很多。在外婆家，他终于找到快乐的自己，

也终于感受到了妈妈暴躁外表下的爱。

伍美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她作品中的温情来

自其性格的平和、感情的细腻以及对世界与艺术的

独特领悟。伍美珍没有规避世界里的所有暗淡的色

彩，她以简单的叙述，向儿童提出带有复杂性的问

题，并在更高的层面上，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为

这些问题写下一份带着淡淡温情的答案，这份答案

用孩子的语言谱写，排除了成人世界里才有的装模

作样与油腔滑调，给予儿童温馨、安定以及成长的

希望。她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把儿童们阴暗、

忧郁的世界装点得格外美丽。

（二）紧贴社会与时代

伍美珍作为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她

的儿童创作与时代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契合当下少

年儿童的精神成长，理解当代儿童的审美接受心

理。她的创作会扣准当下发生的一些现实问题，这

些问题是随着时代变化，物质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产

生的，使其文本具有浓烈的时代性与可读性。一方

面，伍美珍对于儿童群体间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捕捉

能力，在儿童自身甚至是家长老师有所体会但不甚

关注的时候，她就能透过表面抓住问题的核心所

在；另一方面，多年来，伍美珍深入儿童生活，不

断地书信往来，始终保持着与小读者的交流。儿童

文学更多的是面向未来的文学，保持与孩子们的对

话，是伍美珍能跟上时代的重要原因。她从孩子们

的生活中抓住典型问题，塑造典型形象，贴近孩子

们的生活与内心。在作品中，不断更替的新词、段

子，符合当下儿童的语言环境，使其更容易与作品

产生共鸣。

伍美珍在 “小书房”系列中给我们展示了一

个家里有二胎的孩子的生活横截面。自２０１６年全
面开放二胎政策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 “二胎

风潮”，伍美珍正是利用这一现象作为切入口，展

开了一幅当下儿童面对二胎的生活画卷，暴露出二

胎政策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描绘了由

亲情、友情等人类间真挚的情感交织成的华美乐

章，使读者在有笑有泪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甚至

洗刷心灵、自我升华。

“杨自热”这个小朋友，是个生活富裕，无忧

无虑的胖胖小男孩，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了他这个

“长房长孙”极大的关注，人小鬼大的他将自己定

义为家里的 “小皇帝”，然而，一个小生命的诞

生，改变了他 “皇帝的命运”。这里，伍美珍很巧

妙地让主人公杨自热成为一个 “半旁观者”：一方

面，杨自热处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他可以

直接感受二胎到来给家里、给家人、给自己带来的

最直观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个新生命是叔叔婶婶

的孩子，这样的身份适当地拉开了杨自热与二胎的

关系，进而用更客观的角度去呈现二胎带来的种种

影响。以往，杨自热在家里是 “说一不二”的中

心式人物，可自从家里有了二胎之后，杨自热尝到

了 “皇帝下马”的辛酸滋味。曾经最疼爱自己的

奶奶把生活重心转移到这个小家伙身上，家里的大

小事的安排都要以这个小家伙为主：在家里要轻手

轻脚，因为宝宝好不容易睡着；保姆小露因为要照

顾宝宝而无暇顾及杨自热和天天两个孩子……一时

间，小家伙 “走马上任”成为家里的 “小皇帝”。

伍美珍并没有把杨自热塑造成一个自怨自艾的孩

子，他虽然能敏感地感受到周围因为二胎而带来的

或多或少的冷落，但仍然有着乐观积极的心态，他

用一种善意和洒脱的态度对待外界的变化，是一个

“大智若愚”的人物，因此，本书依旧保持着 “阳

光姐姐”一贯的轻松愉悦的风格基调。并且杨自

热这种 “半旁观者”的设定，为我们更加客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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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二胎问题打下了基础。

叔叔婶婶的第一个孩子———天天，因为家里有了

小弟弟，没有多余的人力来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于是

把他送去了学校的小饭桌。他在学校哭闹，把屎拉在

裤裆里，模仿婴儿的种种行为，但并没有人关注到这

个孩子种种的变化，只说这个孩子没有男子气概，整

天哭闹，唯一来照顾他的家人是大大咧咧，甚至是有

些暴脾气的杨自热哥哥。这样的哥哥却并不能关照到

天天敏感脆弱的小心灵，甚至时不时用 “你爸爸妈妈

不要你了”这样的话来吓唬天天。

天天一度在家庭的边缘游走。

是大人忽略了 “一胎们”。

面对造成这一切的 “始作俑者”———弟弟小

宝，一年级的天天却没有用仇视的眼光来看待他。

在单纯的天天眼里，弟弟是一个小生命，刚开始皱

皱巴巴，后来越来越可爱的小生命。他会亲密地抱

着他，会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天天没有责怪任何

人，他只是单纯地渴望被关注，被爱，这从他模仿

弟弟种种的言行就可窥见一斑。

“一胎们”面对二胎，有很多种不同的态度，

善良稳重的李彦宽十分喜欢家里新添的孩子，小公

主一般的王琚却因为妈妈怀孕想离家出走，大大咧

咧的杨自热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一胎与二胎如何

握手言和，和平共处，相互珍惜，不仅仅是孩子自

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在二者之间的平

衡。面对二胎问题，作者从家长和孩子两个方面描

绘了二胎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在细雨般的点滴

事情中，双方共同成长，最后相互拥抱。若非要找

一个答案，杨自热曾郑重其事地对他的爹妈说：“你

们要和婶婶说说，不要因为小宝冷落了天天，他好

可怜的。”最童稚最简单的话语，就是最好的答案。

三、浪漫色彩：献给儿童的文本

在儿童文学创作的三个层次中，少年文学独占

鳌头，幼年文学频出佳作，唯独服务于小学年龄段

的儿童文学，不被重视，发展缓慢。直到２０世纪
八九十年代，出现了 “定位下移”的趋势，打破

了这种发展不均衡的状态，服务于童年文学的作品

开始逐步增多，出现了一批关注童年文学的作家。

伍美珍就是这样一位关注儿童成长的儿童文学作

家，在她的创作中，大部分作品都是童年文学小

说，受众集中在六、七岁到十二、十三岁的孩子，

“６、７岁到１２、１３岁是儿童开始进入小学学习的
时期。这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

期。”［９］伍美珍的童年文学作品便是面向２１世纪的
小学生，在实现自我价值，觉醒艺术个性的过程

中，参与孩子们的成长，对未来一代的性格心理、

精神文化产生深广的影响。

（一）现实与浪漫的交融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中，现实主义在

各个创作思潮中占据主要地位。伍美珍的童年文学

作品大都是描写当下少年儿童的生活，紧贴社会现

实，带着青春与先锋的姿态，不断探寻新时代儿童

的精神世界与审美心理，被少年儿童们接受与

喜爱。

“小书房”系列中描绘了一群六年级的孩子

们，他们有各自的班级，各自的团体，却又属于同

一个集体，仿佛是某个学校真实存在的六年级。电

影 《疯狂动物城》取得一众好评的一个原因就是

对于细节的把控，即使是一幅画面里的不容易被察

觉的小角落，也被处理得恰到好处，生动活泼，这

样的处理增强观众对动物城这座城市的真实感。

“小书房”亦是如此，在发展主线的同时，对其余

的细节也有把握和填充，每个班级总有一两个捣蛋

鬼，就像杨自热、杨闻等；也总有品学兼优的优等

生，就像宁佳欣、张小伟等；也有默默无闻不被重

视的孩子，就像盛欣怡等，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生

活，家庭情况从富到贫、从严到宽不尽相同。每个

人物都足够鲜活，通过这样一个系列，伍美珍展现

出了一副当下儿童校园生活的细腻图景，映射出孩

子们的现实生活。

“小书房”系列足够还原现实的同时，也足够

童真、有趣。“儿童文学本质上是张扬浪漫主义精神

的文学，是一种 ‘飞起来’引人仰望天空的文学，

是儿童喜欢的、接受的、契合儿童精神世界的文

学。”［１０］在现实主义的文本中，伍美珍的童年儿童作

品也富有儿童文学特有的浪漫气息。 “小书房”系

列的基调是明亮、积极的，风格是幽默的、纯真的。

在富有童趣、紧跟潮流的语言下，有着对孩子们

“笑点”的精确把握。孩子们之间会相互起带有人

物特色的外号，会把当下流行的语言编成段子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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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日常交流的口头禅。他们的笑点经常会在成人

认为莫名其妙的地方，的确是成人与儿童间的差异

带来了交流上的沟壑，同样也是成人对儿童世界探

寻的耐心不足加深了这条沟壑。伍美珍则怀着足够

的耐心站在儿童的立场发现他们的世界，体味他们

的生活，才能深入他们的内心，把握他们的想法。

达顿认为童书是为孩子提供自发的乐趣，而不

是用来教育他们的书。“小书房”系列就规避开传

统中的教育主义，展开一段又一段童年趣事。《老

天会爱笨小孩》的主角黄金鑫是一个十二岁的小

男孩，他是个笨笨的孩子，因为笨，他产生了自卑

心理，爸爸妈妈也不是理想中的 “好父母”，他们

虽然爱着孩子，却无可避免地存在 “小市民”身

上的精明爱算计。故事从黄金鑫来到新班级说起，

他接触到了自己喜欢的老师，遇见了和自己长得

像，却头脑灵活的朋友华汪德。黄金鑫在新班级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天生愚钝，遭到同学的嘲笑

（并不是恶意的），却宽容洒脱，承认自己的不足；

他学习成绩常常垫底，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却

不气馁，用乌龟的精神慢慢前进。与华汪德不同的

是，他没有小聪明，不会走捷径，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脚踏实地。慢慢的，在自己的摸索中，在胡老师

的帮助下，他学会了思考。故事的最后，作者并没

有把他变成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而是停留在了他

对生活的美好感受上。

黄金鑫在文中无疑是在不断成长的，而这成长

并不是截断式的，也没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类怀着浓烈的教育意味的口号来加固。它就是一

个孩子对生活的发现，这成长是无声无味的，发生

在每一分每一秒，笑着闹着困惑着思考着，黄金鑫

就实现了对自己和对生活的逐步发现。伍美珍无意

把教育主义纳入作品，而是把儿童的天性丝丝入扣

地嵌进文本，带着成长的苦涩与香气。

（二）化教育于愉悦

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发展中，教育主义存在

的痕迹十分明显， “注重教育型创作的作家数量之

多，教育型儿童文学作品涉及题材之广、样式之多，

是其他任何类型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所不能企及的，

但也造成相应的 ‘成人化’的弊端。”［４］儿童文学作

品过多注重教育性的背面，是儿童个性的流失和儿

童精神世界的暗淡，其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对立于

儿童本位的立场。但是，完全丧失教育意义的儿童

文本就像浪上的浮沫，经不起读者与时间的推敲。

理论意义上，这样的文本也是不存在的。“在某种程

度上，一本童书 （尤其是让孩子自己阅读的书）不

具教育性或影响力简直是不可能的；它不得不表现

某种意识形态……所有的书必定都有教化的内

容。”［５］２０２成人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和对儿童的观念会

在相信中转化成某种意识形态，成为真实，而他们

往往不能够意识到自身脑海中的意识形态，把它当

作一种 “常识”。因此，儿童文学创作者便会在不

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读者。

伍美珍 “以幽默的语言，以巧妙的构思，以

亲和的姿态，以善良的心灵来触摸少儿心灵，来深

入理解少儿的感情，来反映少儿成长的智慧”［１１］，

在轻松幽默的文本中，化教育于无形，润物无声地

向小朋友传递一些 “立身、处事、为学”的知识。

区别于传统的教育主义，伍美珍童年文学作品

的 “教育成分”有其独特的色彩，她所针对的事

物、传达的观念都是根据结合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的，而非僵化的 “老一套”。并且，伍美珍在传达

观念时作细化处理，种种问题及答案都在人物的具

体言行中体现，不做笼统概括。几乎所有的儿童文

学都呈现出以行动为主的倾向，行动之下却极难不

蕴含道德或情感评价，那么，作者就要在简洁明了

的故事下展露更深的意义。《我是学霸我怕谁》多

次提到了小学生玩手机的事情，伍美珍并没有一味

地采取否定的态度，她只是在阐述故事时摆明了事

实，自律的孩子不会因为手机而耽误学业，但不自

律的孩子，他们会沉迷于虚幻的世界而影响正常的

学习生活。当然，手机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能使孩

子与父母及时的沟通交流，江冰蟾会用手机听英语

练习听力，听歌放松心情，方天乐在玩手机之余，

会利用淘宝关心奶奶。儿童产生问题的根源并不是

手机，对手机正确的利用反而会帮助儿童正确的成

长，关键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律性，如何正确地利

用手机。“成人任何主动的教导都是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给孩子，这会限制孩子的个性和自由，压缩他

们个人回应文学的各种可能性。”［５］４７伍美珍并没有

在创作中将观念 “填鸭式”地灌输给孩子，摒弃

了说教的 “老方法”，而是将观念融入故事骨血，

７第５期　　谭旭东，韩泽伟：伍美珍童年文学创作中的儿童本位观照———以 “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为例



潜移默化地传达。

“童书是让大人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所以它们

不可能只有一种读者。既然文本拥有双重 （或多

重）读者，那儿童故事也就不仅只有一种意

义。”［５］３０伍美珍的童年文学创作也不仅仅只面向儿

童，其中蕴含的教育意义不止针对孩子，同样面对

成人，特别是家长。有些家长不懂得怎样与孩子正

确相处，比如乐乐的家长，乐乐的成绩一直处于下

游，归根究底他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与之形成对

比的学霸江冰蟾则从小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有了很

好的学习习惯，儿童的学习习惯来自成人的培养，

乐乐的妈妈就是因为心软，没有坚持原则，才导致

乐乐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一直没有提高。有

些家长则没有真正地去了解孩子们，只一味地灌输

自己认为好的事情，这样的交流带来的往往是隔

阂，比如江冰蟾的奶奶，是一位退休的妇联主席，

她只会给孙儿们推荐四大名著之类的书籍，而这些

书籍对于大部分 “小学生年龄阶段”的儿童，是

十分晦涩的，他们并不感兴趣。而对于孩子们感兴

趣的 《女巫》，在奶奶口中则成了不正经的书，这

样的偏差，使奶奶和孙儿们之间有着很深的 “代

沟”，此时的交流便是无效交流。

伍美珍在传达 “道理”时，言辞是简单的，

事件是简单的，与读者的交流也是简单的。但极度

简单的表述下，埋藏的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生活

的深度并没有取消，而是被浓缩和隐去了。所有的

教育色彩都被伍美珍融化在了一个个富有乐趣的生

活片段里，化教育于无形，附教育于愉悦。

四、结语

无论是 “小书房”系列，还是其他作品，伍

美珍的儿童文学创作完全立足于儿童本位，她在充

分了解，深入儿童、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对儿童进行

了深度解读。时代步伐的活跃并没有将她抛之身

后，反而给予了她充满灵气的养分，她自觉吸取时

代的营养，把现代意识和现代儿童观有效地植入创

作，使其作品自然最适合时代浪潮下的孩子。面对

这个真实，甚至带着一些残酷的现实世界，她不惮

于展现给孩子，但灰暗、忧郁、彷徨的背后却永远

传递着活力、善良和勇敢。世界里总有风满楼、乌

云聚，阴雨天，而阳光姐姐却在永恒的童年里播撒

着明媚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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